
１７—１８世纪法国天主教
与易洛魁人萨满教的碰撞研究?

乔 国 存

内容提要　１７—１８世纪，在耶稣会向易洛魁联盟五部落传播基督教、对“归化村”的
易洛魁人进行系统地宗教转化的过程中，基督教与易洛魁人的萨满教发生了碰撞。受法

国殖民者与易洛魁人政治关系的影响，基督教在五部落中的传播时断时续，易洛魁人的酋

长、族人和萨满对传教士和基督教产生不同的回应。在耶稣会和印第安人传统政治势力

的影响下，归化村中的基督教和萨满教相互妥协，产生了兼具基督教和萨满教元素的“公

开忏悔”仪式。

关 键 词　殖民时期　天主教 　易洛魁人　 萨满教

一、历史背景和相关研究

（一）法国殖民者、耶稣会传教士和易洛魁人之间的关系格局

在与欧洲人遭遇以前，易洛魁联盟的五部落莫霍克人（Ｍｏｈａｗｋ）、塞尼卡人（Ｓｅｎｅｃａ）、奥内达人
（Ｏｎｅｉｄａ）、奥内达加人（Ｏｎｏｎｄａｇａ）和卡尤加人（Ｃａｙｕｇａ），居住在今天纽约中心的哈德逊河以西、圣
劳伦斯河到安大略湖以南的芬格湖区域。① 根据史料，迟至１５７０年②，为了结束“血亲复仇”和“默
哀战争”③导致的部落混战，易洛魁人五部落依据“和平大法律”④，建立联盟。联盟自成立后，开始

向周围部落传递“和平信息”。由于易洛魁人经常诉诸武力追求其所谓的“伟大和平”⑤，他们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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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新萨满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１１ＸＺＪ０２４）的阶段性成果。
ＲｏｂｅｒｔＡ．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ＬｉｎｋｉｎｇＡｒｍ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ａ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ｗ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２，ｎｏ．４，１９９４，ｐｐ．９９８
关于易洛魁联盟成立的时间，目前尚未达成一致：一些学者认为成立于１１４２年，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联盟形成于１４５０年，参见

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Ｉｒｏｑｕｏｉ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ｅａｇｕｅ；还有学者则认为联盟形成于１５７０年，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ｒａｎｄｏｎ，ＡｌｖｉｎＭ．
Ｊｏｓｅｐｈｙ，（ｅｄ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Ｂｏｏｋ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ｕｂ．Ｃｏ，１９６１，ｐ．１８７．

“血亲复仇”是在氏族和部落组社会时期，一旦有氏族成员被其他氏族的人杀害，在双方达不成和解的情况下，被害者所在氏族

指派一个或多个报仇者，追踪杀人犯，将其就地杀死的报仇行为和习俗，在氏族社会中，血亲复仇是每个氏族成员的义务。参见〔美〕路

易斯·亨里·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上）》，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５８页。“默哀战争”是基于血亲复仇的义务以及由于战
争等原因导致部落人口大规模减少时，针对对敌对部落发动大规模和远距离的战争，是从敌对部落获得大量战俘进行收养或者仪式性

地将其折磨至死的战争行为和文化习俗。参见ＪｏｎＰａｒｍｅｎｔｅｒ，“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ｏｕｒｎｉｎｇＷａｒｓ：ＴｈｅＩｒｏｑｕｏｉｓａｓＡｌｌｉｅｓｉｎ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１６７６－１７６０”，Ｔｈ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ｎｄＭａｒｙ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Ｔｈｉｒｄ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６４，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０７），ｐ．３９．

参见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Ｇｒｅａｔ＿Ｌａｗ＿ｏｆ＿Ｐｅａｃｅ
为了实现普遍的和平，易洛魁人对联盟外印第安人实施下列举措：第一，向其他部落传递和平信息，希望这些部落加入易洛魁联

盟，成为第六、第七个联盟部落或五部落的子部落。第二，在其他部落不同意加入联盟的情况下，与易洛魁联盟签订和平条约，实现平等

联盟。第三，在既不赞同加入易洛魁联盟也不愿实现和平联盟的情况下，易洛魁联盟发动默哀战争，直到他们接受“和平大法律”。参见

ＨｏｒａｔｉｏＨａｌｅ，ＴｈｅＩｒｏｑｕｏｉｓＢｏｏｋｏｆＲｉｔｅｓ，１８８３，ｐｐ．８９－９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ｃｒｅｄ－ｔｅｘｔｓ．ｃｏｍ／ｎａｍ／ｉｒｏ／ｉｂｒ／ｉｂｒ０５．ｈｔｍ．



他印第安人和欧洲人中留下好战的形象。法国殖民者从１６０８年在魁北克建立第一个殖民点开始，
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联合休伦人和阿尔贡金语系的印第安人，将与这些印第安人处于战争状

态的易洛魁人视为贸易障碍，从第一次接触开始就向易洛魁人发动频繁的攻击。① １６２２年，法国殖
民者更是制定一项政策，不允许法国利益范围圈内的任何印第安人族群和易洛魁人单独签订协定，

他们之间的任何协商必须有法国代表在场，并且由法国政府参与计划和实施。② 通过这一政策，法

国殖民者将易洛魁人与同法国结盟的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变成法国人与易洛魁

人之间的问题。

耶稣会（Ｊｅｓｕｉｔ），作为独立于法国殖民者的传教团体，１６２５年受方济会（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ａｎ）的邀请，进
入圣劳伦斯河一带传教。１６３２年，法国红衣主教将在美洲殖民地的宗教事务交由耶稣会负责。此
后，耶稣会成为法国在美洲的主要传教力量。③ 詹姆士·Ｐ·伦达（ＪａｍｅｓＰ．Ｒｏｎｄａ）认为，在１７世纪
５０年代以前，耶稣会还是协助法国殖民者对印第安人进行“法国化”的唯一的、“先导性”的力量。④

受法国人与易洛魁人关系的影响，１７世纪法国殖民者、耶稣会传教士和易洛魁人的互动过
程是这样的：１７世纪初到１７世纪４０年代，易洛魁人就其与休伦人和阿尔贡金语系的印第安人
建立和平联盟、或者在易洛魁人地域建立贸易站的问题，派代表与法国人协商，结果遭到拒绝或

因法国提出无理要求而失败，易洛魁人遂发动武力袭击，易洛魁人与休伦人签订和平条约，但终

因瘟疫的爆发而废止。⑤ １７世纪５０到６０年代，易洛魁人打败休伦人，收养战俘，与法国签订和
平条约，允许传教士进入并传教。随着瘟疫的爆发，传教士遭到驱逐，易洛魁人向新法兰西发动

攻击，法国人还击，易洛魁人战败并签订和平条约。⑥ １７世纪７０年代到１８世纪初，因法国人挑唆
易洛魁人与休伦人和渥太华人的和平联盟关系，易洛魁人与其交恶，传教士遭到驱逐。⑦ 随后，法

国正规军俘获易洛魁５０位酋长，引发大规模战争，⑧易洛魁人采取中立政策，同时与英国和法国签
订和平条约。⑨

在易洛魁人与法国人的这种关系格局中，耶稣会于１７世纪５０到６０年代，在纽约芬格湖地区
的易洛魁人五部落中间建立传教站，并尝试对易洛魁人开展传教活动。瑏瑠 根据传教士们的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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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１６０９、１６１０、１６１５年参与到休伦人等与易洛魁人之间的战争，并且对易洛魁人发动不计其数的袭击。参见 ＤａｎｉｅｌＫ．
Ｒｉｃｈｔｅｒ，“Ｗａｒ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Ｉｒｏｑｕｏｉ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ｎｄＭａｒｙ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４０，ｎｏ．４，１９８３，ｐ．５４０．

ＫａｒｌＨ．Ｓｃｈｌｅｓｉｅ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ｎＭｉｄｄｌｅｍｅｎ：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ｒ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ｏｑｕｏｉｓ，１６０９－１６５３”，Ｅｔｈｎｏ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２３，ｎｏ．
２，１９７６，ｐｐ．１３５－１３６．

ＪａｍｅｓＰ．Ｒｏｎｄａ，“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ｄｉａｎ：Ｊｅｓｕｉｔ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ｉｎＮｅｗＦｒａｎｃｅ”，Ｃｈｕｒｃｈ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４１，ｎｏ．３，１９７２，ｐ．３８６；
ＤａｎｉｅｌＴｈｅｃｈ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ＴｈｅＪｅｓｕｉ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ｒＯｒｉｇｉｎｓＰ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ＢａｒｏｑｕｅＣｒｉｓｉｓｔｏＴｈｅｉｒ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Ｓｔａｔ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１００，ｎｏ．２，２００７，ｐ．８８．

ＪａｍｅｓＰ．Ｒｏｎｄａ，“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ｄｉａｎ：Ｊｅｓｕｉｔ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ｉｎＮｅｗＦｒａｎｃｅ”，ｐ．３８６．
ＫａｒｌＨ．Ｓｃｈｌｅｓｉｅ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ｎＭｉｄｄｌｅｍｅｎ：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ｒ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ｏｑｕｏｉｓ，１６０９－１６５３”，ｐ．１３５，１３６，

１３８－１４１．
参见梁立佳：《北美易洛魁人与白人文明关系的变迁（１６０９—１８１５）》，博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１４年，第６１页；ＫａｒｌＨ．Ｓｃｈｌｅｓｉｅ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ｎＭｉｄｄｌｅｍｅｎ：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ｒ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ｏｑｕｏｉｓ，１６０９－１６５３”，ｐ．１４３；ＤａｎｉｅｌＫ．Ｒｉｃｈｔｅｒ，“ＩｒｏｑｕｏｉｓｖｅｒｓｕｓＩｒｏｑｕｏｉｓ：
Ｊｅｓｕｉｔ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ｉ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６４２－１６８６”，Ｅｔｈｎｏ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３２，ｎｏ．１，１９８５，ｐ．３；ＡｎｔｈｏｎｙＦ．Ｃ．Ｗａｌｌａｃ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
ｉｒｏｑｕｏｉｓ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１７０１”，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ｄ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３，１９５７，ｐ．２２５．

ＡｎｔｈｏｎｙＦ．Ｃ．Ｗａｌｌａｃｅ，“ＯｒｉｎｇｉｎｓｏｆＩｒｏｑｕｏｉｓ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１７０１”，ｐ．２２５；ＤａｎｉｅｌＫ．Ｒｉｃｈｔｅｒ，“ＩｒｏｑｕｏｉｓＶｅｒｓｕｓ
Ｉｒｏｑｕｏｉｓ：Ｊｅｓｕｉｔ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ｉ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６４２－１６８６”，Ｅｔｈｎｏ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３２，ｎｏ．１，１９８５，ｐ．１１．

１６８７年法国军队俘获易洛魁５０位参加篝火会议的酋长进而引发易洛魁人疯狂报复的相关内容，参见 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ｗｉｋｉ／Ｂｅａｖｅｒ＿Ｗａｒｓ＃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ｒ＿ｗｉｔｈ＿Ｆｒａｎｃｅ，阅读时间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６日。

１７０１年易洛魁人与法国人签订和平条约的相关内容，参见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Ｂｅａｖｅｒ＿Ｗａｒｓ＃Ｇｒｅａｔ＿Ｐｅａｃｅ＿ｏｆ＿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阅读时间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６日。

ＤａｎｉｅｌＴｈｅｃｈ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ＴｈｅＪｅｓｕｉ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ｒＯｒｉｇｉｎｓＰ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ＢａｒｏｑｕｅＣｒｉｓｉｓｔｏＴｈｅｉｒ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８９．



据，截至１６７９年，大约有８６００个易洛魁人皈依为虔诚的基督徒。其中，奥内达人、奥内达加人和塞
内卡人中有２０％的基督教信徒，在卡尤加人中则不足２０％，在莫霍克人中超过２０％的居民皈依了
基督教。① １７世纪８０年代，伴随着法国人和易洛魁人关系的交恶，耶稣会在易洛魁人中的传教被
迫终止。

耶稣会传教士在易洛魁人五部落中的传教活动不仅受到法国殖民者与易洛魁人之间政治关系

的影响，也受到易洛魁人中坚持传统信仰者的不断阻挠。与此同时，１７世纪４０年代以来，耶稣会
在“法国化”印第安人方面与殖民当局产生分歧，自１６５９年开始抵制白酒商人，从１７世纪７０年代
起拒绝执行殖民当局的指令，导致耶稣会在殖民地的影响力下降。② 为了摆脱易洛魁人传统势力

的束缚，阻断法国商人不良风气的影响，促成大批易洛魁人皈依基督教，耶稣会传教士从１６世纪
６０年代开始鼓动易洛魁基督徒移居到传教村落苏圣路易斯（ＳａｕｌｔＳａｉｎｔＬｏｕｉｓ，即 Ｃａｕｇｈｎａｗａｇａ或
Ｋａｈｎａｗａｋｅ）和罗瑞德（Ｌｏｒｅｔｔｅ）。③ 在耶稣会的鼓动之下，１７世纪６０年代末开始的这波移民潮在
１６７３年后达到一个高潮，到１６７９年时，有２／３的莫霍克人迁到归化村卡纳威克。④ 他们被法国人
和英国人称为“祈祷的印第安人”（ＰｒａｙｉｎｇＩｎｄｉａｎｓ），而莫霍克人自称为“胸前划十字架的真正的
人”（ｏｎｇｗｅｈｏｎｗｅｔｅｈａｔｉｉｓｏｎｔｈａ）。⑤

１７世纪法国天主教与易洛魁人萨满教之间的互动发生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和宗教背景中，本文
意在通过探讨在五部落和卡纳威克村中基督教与萨满教的具体碰撞案例，考察殖民背景下基督教

对印第安人的影响以及印第安人对基督教和殖民者做出的回应问题。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关于殖民时期法国天主教与易洛魁人的萨满教发生碰撞的相关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

了研究。在我国学者中，对这一问题探讨最多的是梁立佳及其导师董小川。在２００９年发表的《基
督教在北美殖民地早期易洛魁部落联盟传播问题初探》一文中，梁立佳从接触、接受和发展、衰落

三个阶段探讨了１７世纪４０—７０年代基督教在易洛魁联盟中的传播情况，并指出由于吸纳移民、军
事胜利、和平和社会改变的需要以及上层人物自身的考虑，基督教在易洛魁人地区得以传播。由于

法国势力的衰退、易洛魁人中传统文化势力的阻挠和耶稣会传教方式的失误，基督教在易洛魁人中

的传播以失败告终。⑥ 在随后２０１４年的博士论文《北美易洛魁人与白人文明关系的变迁（１６０９—
１８１５）》中，梁立佳指出，１７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易洛魁人对基督教的接受，是促进１７世纪末至１８世
纪初易洛魁人中出现多元文化以及１８世纪易洛魁人采取“中立政策”的重要原因。⑦

２０１３年，梁立佳以易洛魁人与北美殖民者之间的文化接触为例，梳理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
来北美学术界关于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接触的研究动态。梁立佳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６０年代
作为两个分水岭分析了学者们对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文化接触的研究，３０年代以前学者们从文
化进化论的角度强调白人文化的优越性并相信印第安人文化必将灭亡，３０年代以后尽管出现了
以博厄斯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相对主义论，但易洛魁人与白人之间的文化接触问题并未受到重

视。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民权运动和新文化史学蓬勃发展，学者们才开始从文化适应角度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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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文化接触，印第安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关注，以往被忽视的殖民地

下层民众的认识和感受得到重视。①梁立佳与董小川关于北美印第安人（尤其是易洛魁人）的宗教

以及殖民时期白人和印第安人文明接触的研究，为本文探讨殖民时期天主教与印第安人萨满教之

间的碰撞提供了清晰的历史脉络和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梁立佳指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北美学者对易洛魁人与白人文化接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
治、军事和经济三个方面。② 在对易洛魁人与白人之间文化接触的研究中，从互动的角度对宗教碰

撞进行的研究及成果相对较少。不过，国外仍然有学者从耶稣会在易洛魁人中的传教、基督教传播

对易洛魁人产生的影响以及易洛魁人中新的宗教形式等方面对天主教与易洛魁人的萨满教的碰撞

问题进行探讨。１９８２年，大卫·布兰查德（Ｄａｖｉｄ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探讨了在１６６７—１７００年间“祈祷小镇”
卡纳威克中易洛魁人和休伦人基督徒的“公开忏悔”仪式的性质问题。布兰查德认为，“公开忏悔”

仪式是易洛魁人和休伦人将基督教忏悔仪式和易洛魁人的萨满教入迷术相结合的宗教形式，其实

质是基督教形式下的萨满教，在其形成过程中，耶稣会传教士稀里糊涂地起到了助推的作用。③

１９８５年，丹尼尔·Ｋ·理查特（ＤａｎｉｅｌＫ．Ｒｉｃｈｔｅｒ）从基督教传播对易洛魁人村落政治产生影响的角
度，探讨了从１６４２年易洛魁人遇到第一位传教士到１６８６年耶稣会被驱逐期间，耶稣会在易洛魁五
部落中的传教经历、取得的成果以及基督教的传播对易洛魁部落造成的影响———派系分裂。④

１９９２年，约翰·斯特克利（ＪｏｈｎＳｔｅｃｋｌｅｙ）探讨了耶稣会传教士在休伦人中传教时借用经常向
休伦人发动战争的易洛魁人的文化，与之对话并将其运用在向休伦人中传播基督教的现象。传教

士通过将易洛魁人关于战争之神、折磨、收养和母系家庭等的相关传说和知识，与基督教的上帝、地

狱之苦相关联，并将洗礼作为建立休伦人与神父的虚拟亲属关系的仪式，将神父作为基督教家庭创

始人等，向休伦人传播上帝、天堂、地狱等的知识，并试图将休伦人的母系氏族体系转化为西方的父

权体制。⑤ １９９２年，阿曼达·波特菲尔德（ＡｍａｎｄａＰｏｒｔｅｒｆｉｅｌｄ）为我们展现了在基督教元素被引入
印第安人的宗教和生活中之后，易洛魁人对其进行内化并用它来阐释和应对西方殖民带给他们的

体验的案例。波特菲尔德指出，阿尔贡金人和易洛魁人的巫术信仰来源于基督教关于恶魔和巫术

的观点。在１７—１８世纪，这两个群体中发展出四种类型的巫术信仰，分别是将基督教传教士和牧
师当作巫师；宣称自己拥有可以操纵恶灵的力量；承认所有的印第安人仪式都是邪恶的；承认特定

的萨满是巫师。其中前两种类型的巫术信仰是对殖民的敌对回应，而后两种则是基督教意识殖民

的后果。⑥

１９９９年，威廉姆 Ｂ·哈特（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Ｈａｒｔ）探讨了在向休伦人和易洛魁人传教时，耶稣会引入
圣母玛利亚以及休伦人和易洛魁人对此作出的回应问题。哈特指出，１７—１８世纪，耶稣会在传教
活动中将圣母玛利亚塑造成仁慈的母亲、贞洁的代表和蒙特利尔等地的保护神等形象，并在此基础

上在印第安人中组建各种家庭联谊会和贞女协会。因为易洛魁人中同样有“天女之女”的信仰，有

与天主教联谊会（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ｃｏｎ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ｉｅｓ）相似的萨满教协会，加之传教士赋予圣协会成员无上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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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感，导致大批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并且出现很多极端的“英雄行为”。①

以上学者的研究表明，在１７—１８世纪易洛魁人与耶稣会的宗教关系中，基督教在五部落的传
播不仅导致一部分易洛魁人的宗教信仰发生变化，而且也因为宗教立场的差异导致不同的政治立

场，从而引发了易洛魁人内部的分裂。这是耶稣会传教士之所以被邀请进入易洛魁人中传教和最

终被驱逐的重要原因。同时，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来自基督教的一些观点会对传统萨满教产生一

定的冲击。耶稣会运用基督教和易洛魁人共有或相似的宗教元素向易洛魁人传播基督教，而易洛

魁人在接受这些信息时将其赋予了萨满教的含义。基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从宗教互动的角度反

观不同政治背景中易洛魁人与传教士和殖民者之间的关系，能使我们对殖民史有不同的理解。

二、易洛魁五部落与耶稣会交往中的宗教碰撞

丹尼尔·Ｋ·理查特在探讨１６４２—１６８６年耶稣会在五部落的基督教传播时指出，易洛魁人中
的不同群体对基督教和传教士态度不同：易洛魁首领更多的是从外交和政治的角度回应耶稣会传

教士和基督教；大部分易洛魁人从传统萨满教的角度回应传教士。理查特没有过多地提及萨满，只

是将他们视为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的竞争对手，指出萨满在战时会从基督教的“十字架”中寻求力

量。② 但是从阿曼达·波特菲尔德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对易洛魁人的传统萨满教和萨满产

生了很大的冲击，萨满在不同时期做出了不同的回应。

（一）易洛魁人首领与传教士的往来

根据丹尼尔·Ｋ·理查特的观点，１７世纪，易洛魁人首领与基督教传教士的接触和往来通常会发
生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为了安抚休伦基督徒战俘，允许传教士进入易洛魁人部落。第二，与法国人

进行协商和签订条约时，作为交换“人质”的需要，将传教士带回易洛魁人部落。第三，易洛魁人头领

通过与传教士的频繁交往，从传教士那里获得礼物，再将礼物发放给族人从而获得威望。第四，当与

别的部落发生战争、处于不利地位时向传教士和基督教寻求更强大的宗教力量。为此，理查特总结

道：“易洛魁人首领对待耶稣会的最初反应，是基于传教士能否为他们带来物质的、威望的、宗教上的

利益的考虑。但凡传教士能够带来这些利益，易洛魁人头领便会与其建立比较紧密的关系。”③

尽管大多数易洛魁人首领并没有对基督教产生较强的兴趣，但是确实有一些部落的首领转化成

了在传教士看来是虔诚的基督徒，例如奥内达加部落的酋长伽拉康帖（Ｇａｒａｋｏｎｔｉé）和莫霍克部落的头
人阿森达瑟（Ａｓｓｅｎｄａｓｓｅ）。他们虔诚皈依基督教，直接导致其血亲成员和氏族成员都转化成为基督
徒。皈依后的伽拉康帖通过拒绝参加传统节日，也禁止其部落成员参加传统节日，并谴责传统萨满教

的治疗和饕餮盛宴（ｅａｔａｌｌｆｅａｓｔ）等行为，成为传统萨满教的反对者。④ 理查特指出，在与易洛魁人首
领交往的过程中，大多数传教士自己都承认，“对于易洛魁人首领而言，传教士兼具宗教和外交角色，

易洛魁人首领更看重他们的外交角色。”因而，在１７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传教士宣称，“要为耶稣基督争
取大量的印第安人酋长。”⑤ 在易洛魁人与法国人关系总体不甚融洽的情形下，正是易洛魁人首领从

政治和外交角度对传教士的需求使耶稣会传教士有机会对易洛魁人进行基督教传播。

（二）易洛魁人萨满教视野中的基督教和传教士

丹尼尔·Ｋ·理查特指出，当易洛魁人首领从政治和外交视角看待耶稣会传教士和基督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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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易洛魁人则从宗教的角度对基督教传教士做出回应。易洛魁人与传教士之间一系列的接

触迹象表明，易洛魁人将传教士当成了白人萨满。１６４２年，传教士乔格斯（Ｊｏｇｕｅｓ）在易洛魁人与法
国人关系并不融洽之时被抓获，他被收养并且在莫霍克人中负责照看病人和举行天主教仪式，扮演

着萨满的部分角色。当虫灾爆发时，莫霍克人认为是乔格斯先前留在部落中的物品导致了灾难的

发生，因而他在离开又返回后被当作巫师处死。每当瘟疫来临时，传教士往往被当作罪魁祸首，遭

到驱逐或者被杀害。传教士对医药和气象知识的掌握和应用使易洛魁人对其拥有的强大的超自然

力量感到惊叹和折服，进而吸引到大批追随者；当与其他印第安人发生战争并且处于不利地位时，

易洛魁人首领及部落萨满从传教士及基督教象征物（例如十字架）中寻求更强大的力量。①

根据丹尼尔·Ｋ·理查特的研究，易洛魁人中的萨满，是拥有和能够操纵超自然力量的人。通
常，萨满通过将其能力用于治病、促进粮食生长和捕猎成功等有利于个人和群体的活动中，提高自

己的宗教力量，并增进所在部落的福祉。然而，萨满也可以将其能力用在破坏性的方面，诸如引发

瘟疫、使农作物枯萎和取走猎物，在这种情况下，萨满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宗教人物变成令人厌恶的

巫师。② 理查特对萨满的界定解释了易洛魁人何以将传教士与瘟疫关联起来，又为何因为传教士

掌握的医药和气象知识而成为传教士的追随者，在战争中向传教士寻求更强大的力量。将乔格斯

的随身物品当作灾害的来源、将“十字架”作为“护身符”的现象，则是基于易洛魁人萨满教的逻辑：

在易洛魁人的萨满教中，不仅认为人拥有超自然的能力，而且世间万事万物都拥有与生俱来、能够

表现其自身特性的力量。两种事物通过特定的接触可以传递这种力量，萨满就是可以获得并能操

纵这些力量的人。③ 因此，在易洛魁人看来，传教士随身携带的基督教象征物、甚至有时候与传教

士相关的任何物品都具有宗教属性。④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迈克尔·威尔顿（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ｅｌｔｏｎ）指出的，在易洛魁人看来，萨满及其拥有
的力量都是中性的、不稳定的和变动的。⑤ 因此，当易洛魁人认为传教士的超自然力能为他们增进

个人和社会的福祉时，他们追随传教士成为“基督徒”，当这种超自然力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时，或

者有时候被视为导致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源头时，他们随即转向传统萨满教。

（三）易洛魁人萨满对基督教的回应

在易洛魁人的传统社会中，萨满除了通过操纵超自然力为部落成员带来福利，也通过与威胁部

落秩序的毁坏性力量的不断对抗，担任着维护部落平稳发展的“宗教安全卫士”。⑥ 在与耶稣会传

教士交锋的过程中，易洛魁首领因传教士对医药、天文和气象等方面知识的掌握，对其不时加以青

睐。易洛魁人中基督徒势力的出现，使萨满处于被动的地位，并且丧失了很多信众。

不仅如此，基督教在传入美洲后从神学基础上对萨满及萨满教发起了挑战，传教士将基督教的

上帝／恶魔（Ｇｏｄ／Ｄｅｖｉｌ）的观念及其影响下的善／恶二分法引入了美洲。在这种宗教观的影响，传教
士将印第安人中拥有超自然能力的人分成两个阵营：萨满、占卦者和算命先生被归入善的阵营，术

士（ｓｏｒｃｅｒｅｒｓ）和女巫（ｗｉｔｃｈｅｓ）则被归入恶的阵营。⑦ 为了同萨满竞争宗教影响力、争取更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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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传教士常常将印第安人的萨满看成是魔鬼、恶魔、巫师和女巫。① 根据基督教的观念，巫师和女

巫是恶魔的代言人，是与基督教道德标准相违背的一方。基督教对印第安人萨满神职人员的划分

和诋毁使萨满站到了基督教道德观念的对立面。

这种做法在易洛魁人中产生三种反响：第一，一些皈依基督教的易洛魁人接受了欧洲人的观

念，将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看作是对恶魔的崇拜。② 在为数不多的皈依为虔诚基督徒的易洛魁人

中，奥内达加氏族酋长伽拉康帖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对传统萨满的治疗仪式和饕餮盛宴予以谴

责，并对传统神话进行了诋毁和攻击。③ 第二，易洛魁人开始将萨满当作巫师，出现了将疾病、社会

和文化混乱归咎于萨满的倾向。④ 第三，传教士指责易洛魁人的萨满，易洛魁人的萨满也将传教士

看作是巫师，将上帝视为恶魔，将诸如疾病带来的人口锐减以及殖民和传教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动

荡和变迁，归结为传教士和基督徒利用基督教巫术进行的破坏。⑤

易洛魁人对基督教攻击和指责萨满做出的反应表明，基督教关于恶魔的观念确实对易洛魁人

的萨满教信仰产生影响，一些易洛魁人开始接受这种观点并用“恶魔—萨满—巫术”的基督教观念

解释易洛魁人遭遇的不幸。易洛魁人萨满发现，除了那些可以利用基督教的摧毁性力量的白人萨

满（传教士）外，那些带给易洛魁人疾病、新的观点和科技的白人，似乎同样可以利用基督教巫术，

这些白人又都是基督徒。所以，萨满中普遍流行一种观点，即基督教是基督徒和邪恶神灵进行交流

的方式，在白人当中，不仅传教士可以和基督教中的邪恶神灵进行交流，那些基督徒也可以做到这

一点。出于争取信徒和维护萨满教的需要，萨满将易洛魁人遭受的所有不幸的根源指向基督教巫

术和基督徒，认为掌握与基督教邪恶神灵进行沟通之巫术的基督徒和传教士才是造成易洛魁人不

幸的根源所在。⑥ 阿曼达·波特菲尔德指出，易洛魁人将基督教看作巫术，将上帝当作恶魔，将传

教士当作巫师，往往是在易洛魁萨满用传统的方式对抗基督教和传教士失败之后、借用基督教元素

反思基督教乃至殖民带给印第安人的影响的结果。笔者认为，萨满将基督教当作巫术，不仅是出于

萨满对基督教的敌视，更是其对基督教所代表的殖民主义进行的反思和回应。

萨满的这种具有“反基督教”和“反殖民主义”色彩的宗教回应，在１７世纪７０年代末表现得最
为突出。基督教的传播使易洛魁人内部分裂并发生冲突，大批易洛魁基督徒搬离，易洛魁人与法国

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传统萨满将耶稣会和基督教视为导致易洛魁部落人口减少、文化和社会发生

动荡的根源，导致在１７世纪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时，所有的耶稣会传教士被驱赶出五部落。⑦

三、卡纳威克村“公开忏悔”仪式及对“罪恶”观的反思

如果基督教与萨满教在五部落范围内的碰撞是基督教接触萨满教并试图争取印第安人基督徒

的过程，那么在卡纳威克村基督教与萨满教碰撞则是耶稣会对印第安人的系统的、精心的基督化过

程。根据大卫·布兰查德的说法，由于卡纳威克还在莫霍克人的领地范围内，因而村子中的大小事

情仍然按照“和平大法律”的规定由传统的易洛魁人议会做出决定，但是出于尊重耶稣会传教士的

需要，双方在宗教形式问题上会做出让步。例如，耶稣会传教士默允莫霍克人庆祝传统节日，并将

一部分节日与基督教的庆典相结合，与印第安人一同庆祝。传教士坚决反对莫霍克人传统的做梦

仪式（入迷术），莫霍克人对此也做出“让步”，借鉴基督教的忏悔仪式，发展出“公开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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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ｔｏｕｏｎｇａｎｎａｎｄｉ）仪式。①

从１６７６年开始，在卡纳威克出现一种以基督教禁欲行为为特点的“公开忏悔”仪式。印第安
人从修女和耶稣会修道士那里学习到通过折磨自己为自己的过失“认错”（ｃｕｌｐａ）的做法，模仿并
发展出比传教士和修女更严厉的“认错”方法。例如，他们裸体曝露在寒风和大雪中瑟瑟发抖，将

自己沉浸在冰窟里颂念念珠串，将自己抽打的浑身是血，自毁形象，对身体做出种种伤害使身体达

到所能承受极限的上限等等。通过这些行为，他们宣称在为自己、亲人、邻居甚至整个世界的过失

赎罪。在１７—１８世纪的传教士的大量记载中，传教士对此尽管偶尔也表现一些疑虑，但都将这些
行为看作是虔诚的基督教忏悔行为。②

大卫·布兰查德通过考察萨满教入迷术形成的条件，并对“ｈｏｔｏｕｏｎｇａｎｎａｎｄｉ”一词的易洛魁语
义进行了考据，认为１７—１８世纪在卡纳威克易洛魁人和休伦人的这种“公开忏悔”仪式实际上是
萨满教的入迷仪式。因为，“ｈｏｔｏｕｏｎｇａｎｎａｎｄｉ”一词的易洛魁语的意思就是“他们正在做法事”（Ｔｈｅｙ
ａｒｅｍａｋｉｎｇｍａｇｉｃ），印第安人引用并发展出来的这些行为，看似是基督教行为的禁欲和苦修，实际上
是将其发展到足以刺激并改变自己的意识状态的程度，进而进入到一种入迷状态，从而实现与易洛

魁人传统的“天的另一边”的沟通和交流。传教士不仅默许这种仪式，还稀里糊涂地帮助印第安人

完成入迷仪式，并且允许这种仪式的传播，以至于到１８世纪时，莫霍克人将这种仪式传播到易洛魁
人的各个部落。③ 除了仪式本身，事实上，印第安人在“公开忏悔”仪式中体现出的“罪恶观”似乎也

与基督教理解的“罪恶”和“赎罪”观念并不一致。在进行“公开忏悔”的仪式中，人们将自己曝露

在寒风和大雪中，那些将自己浸泡在冰窟中的女性们认为是在为自己所犯下的罪恶赎罪。④ “莫霍

克人中的百合花”，圣女凯特丽（ＫａｔｅｒｉＴｅｋａｋｗｉｔｈａ）认为她对自己的各种折磨是在为世界上所有的
罪恶赎罪。⑤还有一些母亲，不仅自我折磨，还让孩子与自己一起“公开忏悔”，认为她们是在教育

孩子在最好的季节进行忏悔，或者让孩子为还未犯下的罪恶赎罪。⑥ 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出，印第

安人所谓的“罪恶”，与基督教中因为原罪或违反上帝及上帝的律法而形成的罪恶并无关系，更倾

向于是对越轨行为（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的悔罪。同时，基督教所谓的赎罪，是指个人通过向上帝忏悔，
遵守基督教的各种教规求得与上帝的和解。⑦ 而易洛魁人认为通过“公开忏悔”，不仅能为自己，还

能为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和世间万事万物赎罪，这种观念与基督教的“罪恶”和“赎罪”的观念相差甚

远。无怪乎哈特指出，印第安人在为他人和整个世界赎罪时，罪恶已经不复存在，对越轨行为进行

赎罪的主体不再是越轨者个人，而变成了外部代理人。⑨

四、结 语

易洛魁人的萨满教与法国天主教相互碰撞的案例，仅仅是殖民时期基督教与印第安人萨满教

多种交往关系中的一种。在其具体碰撞过程中，法国殖民者、耶稣会传教士和易洛魁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每一方的势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了宗教碰撞的深度和广度，也对宗教碰撞的结果产

生影响。法国殖民者和易洛魁人相互敌对并偶尔出现关系缓和的局面，决定了耶稣会传教士在易

洛魁人中传播基督教是时断时续的。易洛魁人和法国人不甚融洽的关系，以及耶稣会既依赖法国

殖民当局、又与其在宗教观点上存在分歧的关系格局，促使耶稣会在易洛魁人中传教时努力建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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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归化村，鼓动易洛魁基督徒移居。易洛魁人和耶稣会的关系尽管受到法国殖民者与易洛魁人

关系的影响，但是耶稣会传教的热情、易洛魁人首领的政治和外交需求以及印第安人对更强大宗教

保护力量的寻求，使得传教士在易洛魁人五部落中还是有所斩获。

就天主教与易洛魁人萨满教的具体碰撞而言，五部落酋长们的外交和政治需求，使他们为耶稣

会传教士的基督教传播提供了可能性。１７世纪３０年代以来的断断续续的瘟疫和社会文化的混
乱，使很多易洛魁人为了寻求更强大宗教保护力量，皈依为基督徒。同时，基督教传教士向萨满发

出了神学方面的挑战，并且导致一部分易洛魁人将种种不幸的矛头指向了萨满的巫术，但是传统萨

满在不断反思基督教、白人和易洛魁人的关系时，从基督教中寻找原因，认为基督教中的邪恶力量

才是易洛魁人人口锐减、社会和文化混乱的根源，从而不仅反对基督教，也反对与基督教相关的一

切人和事物。

在卡纳威克，排除了法国白酒商人的干扰和易洛魁人传统宗教势力的阻碍，易洛魁人政治势力

仍然很强大，决定了在宗教碰撞中双方在宗教形式上作出妥协。妥协的结果是易洛魁人中形成了

“公开忏悔”仪式。不论是从萨满教入迷术的角度还是从基督教“罪恶观”的视角来审视，易洛魁人

的“公开忏悔”似乎与基督教意义上的忏悔相差甚远，在更大程度上更像是基督教形式下的萨满教

入迷术。在当时的政治宗教背景下，“公开忏悔”仪式或许是基督教和易洛魁人萨满教碰撞后结果

较为完美的案例。至少当时的传教士倾向于认为这是易洛魁人虔诚信仰的行为，易洛魁人则通过

这种宗教形式满足了对传统宗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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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８世纪法国天主教与易洛魁人萨满教的碰撞研究


